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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林柏維  

 

 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；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流。 

名豈文章著，官應老病休；飄飄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鷗。 

杜甫〈旅夜書懷〉 

 
老驥伏櫪，猶能飯也！生命旅途的排班終歸是現實的，非老非病，只是時候到了

，源典兄也不會例外，告老還鄉，踏向人生的另一個驛站，而在這一段的驛站歲月裡

，我有幸與他共同踩踏過交相輝映的生活歷程，在那已然流失的時光裡，可見到一個

偉岸的身影，堅強、傲然，從不卑微的老講師，正義凜然的與他的夥伴們有尊嚴地在

教育的園圃上耕耘。 

誤交源典兄這位「損友」，應是我在南台誤人卅年最大的福報吧！有很長的一段時

間，「司公與桌頭」是我們的寫照，總是蒙他的照拂，有做不完的差事： 

牽頭的是時任夜間部主任的林壽宏校長，先是在我進入南台的次年幫忙繪製夜間

部的招生宣傳海報，從此，噩夢連連，學校招生及文宣工作與我脫不了關係。其次，

受他菩薩心腸的感動，在受《南台工專二十年》編輯工作殘害後的隔年，編製《八十

春秋：辛文炳先生八秩華誕紀念集》，要知道，當時的美工完稿是純手工的，費心、費

時、費力，可能是他欣賞我的設計風格，或許是滿意我這聽話的廉價勞工吧！八年後

，續編《世間最幸福的人：辛文炳先生紀念集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林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理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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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台工專夜間部招生宣傳海報，撰文：黃源典，繪製：林柏維 

無三不成禮，寫了多次簽呈，好不容易去華岡讀博士班，蒙他牽成，沾手校友王

寶宗的立法委員選舉文宣，湊巧我的授課教授是研究一貫道的專家，因為這事，直以

為我是個「選棍」；兼職市政府秘書的林校長見獵心喜，拉我踏入選舉圈，先後寫過市

長、省長、立委候選人的政治文宣，直讓我忙得昏頭轉向，也坐實了選舉文宣寫手的

名號。無四不成趣，在源典兄的極力推薦下，擔任教務處出版組組長，心想這該是個

爽缺？哪知這賊船一上就翻了天，彷彿陽謀早就，先拉我進《綜合高中推薦甄選之研

究》的教育部委託專案當小弟，很快的，時任教務長的邱明源校長就讓我不務正業，

幹起全國最大的招生總會（四技二專推薦甄選）的總管大人，二技聯招最後一屆的那

年，命題組闈長理當還是源典兄，叵料他避三親等嫌，逼得我內外兼顧入闈去，還得

操心四技、二技的試務組工作；這招生事務還拉扯個沒完，至今我仍兼著「技專校院

招生策進總會檢測暨輔導小組委員」的名銜。 

微風吹拂，回思過往，點滴心頭，恍如昨日，多情應笑我，早生華髮。「罄竹難書

」之下，不由想起那一年，我們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。」一起組織教師會的往事，

談笑間，多少事，歷歷在前，卻也是人間如夢，乎乾啦！ 

那一年，2002 年，我們被魯蛇（Loser）「尊稱」為南台四大寇，竟是起源於一紙

張貼在人事室牆上的「六年條款」公告，這紙有如皇帝聖旨的「塗鴉」，不准影印、不

許拍照；轟天雷乍現，憂愁寫在教師們的臉上，尤其是許多服務超過 15 年的同仁，更

是人心惶惶，所有的人都懷抱著隨時會被優退、資遣的心情；不是教師不願進修升等

，是那位未曾到日本正式留學的農學博士兼校長與他的僚屬們，採用了羞辱老講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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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，讓人心疼與心寒；從行政職退下近一年的我，感受

到這樣的氛圍，與逸宏兄一起尋思為老師們發聲的管道，

小人當道之際，苦無對策，恰巧福利委員會召開（6 月 5

日），要改選委員，我見機不可失，「一時衝動」下，手持

自備的、上課用的大聲公，高聲疾呼：「反對六年條款的

同仁，理事請配票給黃源典、王武昌，監事請投林柏維。

」於是，我們有了舞台。 

對於我的先斬後奏，源典兄不以為忤，已在進修博士

的他原可不淌這渾水，卻也甘於當領頭羊，我則退居秘書

兼總幹事的角色，快馬加鞭地籌畫、布局、組織、推展教

師會的作業，既已上梁山，心裏也有了離職的準備。 

次日，我在人事室張貼教師會籌組公告（當時，教師

還須簽到），先試水溫，自然也引來各方的「關切」，我們四人：黃源典（曾任學生輔

導中心主任、課外活動組主任、夜間部教務組長）、陳逸宏（曾任電機科主任、總務主

任）、王武昌（曾任課外活動組主任）、林柏維（曾任課外活動組主任、出版組組長）

成為明面上的代表，決定以教師會做為籌碼，提出三大訴求：「落實福利委員會的功能

、重行商議六年條款、重新檢討聘約條文」；校方若能善意回應，我們可暫緩籌組的步

伐，甚至停止運作，畢竟我們的初衷是：不忍為南台奉獻青春歲月的教師們落得「飛

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」的下場。 

事有湊巧，前一個月，我接手吳三連口述歷史訪問員的工作，被分配的對象都是

本校董事，消息不脛而走，在張麗堂董事來電關切事情發展的次日，我們與校方高層

代表展開對話，會中，源典兄不卑不亢的態度，聊天式的說事技巧，讓一貫強勢的「

笑長」大人也跟著謙虛連連，直推是張教務長的不是，並對三大訴求做出善意的回應

；哪知校方玩兩面手法，「關切、約談、謠言、毀謗、污衊、恐嚇」陸續地發生在我們

或者相關者身上，於是，由我代表致函董事，說明籌組動機。 

不得已，源典兄認為有必要提高對談層級，於是我與高清愿董事長的秘書談妥會

面時間，我們兩人穿著正裝，帶著四串香蕉，去和總裁大人喝星巴克咖啡，由於兩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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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前我方才在台北向董事長做過口述歷史訪談，因此會談氣氛十分融洽，我們閒話家

常，他還不時歡快地以手掌輕拍我的大腿，源典兄在談話過程中，發揮了他的黃氏幽

默，適度地、誠懇地說明了：我們籌備教師會並無意與學校行政當局對立或抗爭，而

高總裁最在乎的就是「安定」，這也是我們的共識；談笑間，我們明白：一樁生意已然

談妥。 

正是「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流。」可能是我們的堅持與鬥志，也許是四大寇的

反擊奏效，引來高董的關切，魯蛇終於做出了讓步，7 月 11 日，完全授權張鴻德教務

長斟酌教師意見，並在源典兄的叮囑下，重新修正六年條款（後來也無疾而終），並召

開說明會，而新聘書條文也在我們審視後定稿，於是，我們在 7 月 23 日向全校教職員

工發出電子信函，報告三大訴求已獲致結果：解決福利委員會，將福利歸還學生；不

再強制教師於六年內進修與升等；開放職員進修、升遷管道；比照公立大學，教師基

本鐘點全部下調。最後，校方赧然地收回大大張的舊聘書（聘書變成 8 開兩大張，堪

稱全國創舉），改發 A4 大小、聘約條文精簡的新聘書。 

如今，重新檢視寫給高董事長的信函：「我們依然懷著當初進入南台培育英才的熱

忱，我們其實非常高興於多年來的努力終於讓南台驕傲了起來……我們自忖，籌組教

師會的三項訴求……並無強人所難之處，我們關懷在學校奉獻青春歲月一二十年的教

職員工之生存保障，也應屬合情、合理、合法，其實我們要求的僅是人的基本尊嚴罷

了。」這一信念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，所以，在風波止息後，雖有被摸摸頭的嘲諷，

我們無怨，因為源典兄始終認為抗爭不是目的，有尊嚴地、驕傲地站在講台上才是我

們的本份 

「逝者如斯夫，不舍晝夜。」這些年我淡出學校的那些勢力圈圈，僥倖以著作升

等助理教授，源典兄也取得博士、升等副教授，都無關於幾年條款或者聘約，升等後

，轉換為學者的源典大師，依然沉浸於研究室的書海裡，我不敢多加叨擾他的清修。

那一年，教師會的事情，是我們一起編織過的夢，那夢，是：「春來人歡樂，春去人寂

寞，來去無人知，但見花開落。」（陳虛谷詩）為這些落花、流水留些印記，只為：「

天地一沙鷗」。 

 


